
一把茶壶
■李显坤

花
园

20 2 2

年1 0

月2 1

日

星
期
五

责
任
编
辑

马

倩

责
任
校
对

汤

娜

技
术
编
辑

崔

敏

热
线
电
话
：31 5 57 7 1

15花开诗旅

城市的洒水车
■吕游

生活应该有一首歌的
叫城市的洒水车
每一个音符
就是一滴晶亮的水

缓缓从城市的大街驶过
散发着春天的气息
携着一场甘露轻轻飘过
干净的柏油路
反射出黎明的光泽

用一首歌清洗
城市开过一辆洒水车
闪光的街道干净美丽
如天上的虹
倒映在路面上的
是阳光，星月，翱翔的白鸽

一台青春的洒水车
是一首文明的歌啊
正被城市反复地点播

【野菊花】

芦花盛开的时节，
鹅毛般的苇花随风飞
舞。芦花像波涛汹涌的
海洋，一会儿高一会儿
低。那情景像一幅流动
的画，像一曲动听的歌，
像一首优美的诗，让人
如痴如醉。

——朱文杰

【芦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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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小镇上的河边
开满了黄色和白色的野
菊花。人们欢欢喜喜地从
岸边采一把野菊花，插在
家里的瓷瓶里，摆在窗台
上，心情也是美美的。野
菊花温暖着那时的岁月，
也照亮了我们平凡的生
活。

——耿艳菊

【白菜】

白菜是季节给冬天
的礼物。以前的餐桌上常
常只有白菜陪伴人们度
过漫漫冬天。现在的冬
天，各种蔬菜一应俱全，
但我仍习惯储存一些大
白菜。有了这些大白菜，
我才觉得日子过得踏实、
安稳。

——马亚伟

那时花开

念念不忘

秋糖如霜
■邹娟娟

秋日的气息应该是甜的，可以将诸多
惆怅抛到脑后。

母亲曲腿站在风中等我，她总是这样在
门口迎接我。我远远地看着，刺目的阳光映
照着她的眸子，风徐徐掀动着她额前的花白
刘海。母亲似乎习惯了面朝西、遥望等待的
状态。时间如绳索，交杂纷乱中，我能匀给母
亲的时间少之又少。若不是她一再催促，这
次我可能会再次失约。

离母亲越来越近，熟悉的小院和周围
的田野涌出甜甜的气息，那是果实成熟的
味道。到处黄橙绿紫，如同秋天的色调。接
到我以后，母亲转身到门前的菜地里去摘
五色椒，小小的尖嘴椒落入篮中，泼洒出一
幅流动的画。

眼前的鸡冠花和大丽花明丽动人，门
前的小路也显得更加斑斓了。那些藤蔓植
株在各个角落静谧蛰伏着，秋日不如夏日
喧嚣，植物该到休憩的时候了。

春日母亲在河滩和草堆旁种的南瓜，
此刻正到皮黄发硬的时候，摸上去还有凹
凸不平的晶莹斑点，带着琥珀色的光。母亲
说，那是糖霜。我想，那瓜必定如糖一样甜
吧。

心动不如行动，我抱起南瓜放到井边清
洗，清凉的水将糖霜冲刷得更加诱人。我麻利
地切去瓜梗，一股甜津津的味道扑面而来。果
真是好瓜，掏囊清籽后，瓜身切块，一个瓜就切
了整整一大盆。

我把瓜铺进大铁锅，母亲用玉米芯烧
火。很快，锅边就弥漫着焦香的甜。我赶紧给
南瓜翻个身，让其两面均匀受热。火势渐小，
再焖片刻，任由火热与甜蜜交融。

窗外，晚霞似风，云如海般翻涌，小院
飘出浓郁的南瓜香。蓝天之下，秋日的气息
在这一刻无比热烈。

秋日甜甜，甜甜如秋。屋后的柿子软
了，柑橘熟了，枣子红了，都顶着满树的欢
喜。通往田间的路有木芙蓉和野菊，扬起精
致的小脸，喜盈盈的模样。花生、红薯、芋头、
雪莲果，接二连三地脱离泥土，丰收的喜悦
便洋溢在晒场和院落中。

过去，在冷寂的冬日到来前，人们会
不停地为抵御严寒做准备。秋日算最佳储
粮的时候，囤席、水泥柜存得多，缸和坛也
可以存放食物。熬制的麦芽糖和糖稀，母亲
都细心地放在糖罐里。秋日的甜如霜般，不
经意间浸润、沉淀，留下无尽的底气。

此刻，母亲正往碗中倒自酿的果酒。枇
杷酒一碗，李子酒一碗，金黄与嫣红，好像
月亮与太阳的相逢，又似夏秋的一次交汇。
我赶紧尝了一口，真甜啊！

很快就会迎来冬天。到那时，所有甜蜜
的酝酿都会抵御严寒，将霜雪如冰糖般涂
抹在每个平凡的日子里。

万里霜天 物复本源
■草木心

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是秋天的告别
式。

霜降这天，不一定寒霜覆地，只是说，到
这个节气，冬天已经在秋天门外徘徊，昼夜
的温差达到极值，北方始现一片“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的景象。

关于霜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这么
说：“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

霜是天寒之征，及至夜露成霜，清晨已
是寒气入骨了。

世间之物与节令息息相关，你看霜降三
候：一候豺乃祭兽；二候草木黄落；三候蛰虫
咸俯。是说豺狼之类肉食动物开始捕获猎
物，它们把猎得的小兽，堆在一起祭天，方铺
而祭秋金——原来兽们也是懂得敬畏自然、
感恩天地的；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直至
枯黄叶落，来自土地，归于土地，自然的循环
安稳又深情；蛰虫全都安静下来，有的躲到
墙缝里，有的钻进深洞中，垂头安卧静息，不
动亦不食，在长达半年的冬眠中，以蛰伏的
日子等待来年惊蛰时的那一声春雷。

春天的和风，夏天的熏风，秋天的金风，
冬天的朔风，风吹过四季，四时皆不同。各种
动植物，都有着与自然相处的特定模式，动静
咸宜，生息有时，彼此相安，且各有各的美。

你看，一夜露凝成霜，所有的植株如同
披了一层白纱。细看，霜也可成花，不及冰花
晶莹剔透，却也纤毫毕现，纹样天成。而一旦
阳光洒下来，瞬间便无了踪影。于是有人叹
人生如露如电，抓不住的美，更让人伤怀，让
人慨叹。

霜降草花落，林柯亦纷披。其实世间的

每一种存在，都有它的枯荣沧桑，岁月轮回。
如同朝阳之朝，夕阳之夕，如同初春之初，深
秋之深，温柔也宽厚，凉薄也有情，萧索也生
动，孤独也美丽。所有的情绪，不过是人心情
的对应、灵魂的回响。

霜降是秋天的最后一次凝眸。对于那些
懂得秋天的物事，秋天会给予它们生命最热
烈的张扬。大地上的树叶由绿转黄，银杏、白
杨、黄菊、白蜡，以耀眼的明黄昭示金秋之
色，而枫树、槭树、椿树、梨树却报之以艳红
如旗的灿烂，提点因秋气而致沉郁的人们，
秋天不只有萧瑟与零落。

冉冉岁将宴，物皆复本源。人和植物，在
此刻，繁华尽落，归于简净，比任何时候都更
接近本心与本色。看似生命的终结，其实将
孕育又一次的新生。

单位院里，一片枯草黄，如同深秋的草
原。在枯寂里，一片片深红惹人弯腰。那是叫
地锦的野草，细小的茎叶如同一丝丝的小火
苗，瞬间点亮人的目光。细看，还结了五色的
籽，像一粒粒五彩珍珠。朋友名之曰“热烈
红”。问园丁大叔，他想不起叫什么名字，却
肯定地说，这不是外来的草，自古就有，还是
一味药，煮水喝能治腹泻。天地有大德，欲降
大任，使其堪用，必先苦其心志。有些东西就
是单等经了霜，才会显示出它独特的存在，
比如方剂里面加入霜桑叶，具有很好的润
肺、止咳、降火作用，泡水喝，好过其他季节
的叶子，红了的霜柿叶也有着相似的疗效。

而一树小灯笼样的红柿子，也须是经了
霜，越发的甜。南朝梁简文帝《谢东宫赐柿启》
记:“悬霜照采，凌冬挺润。”霜降节令，许多地

方有吃霜柿的习俗，讨好事成双、事事如意的
彩头。说到霜柿，宋代的袁褧在《枫窗小牍》卷
上写过这样一件趣事：“ 洪驹父才而傲，每读
时辈篇什，大叫云：‘使人齿颊皆甘。’其人喜而
问之曰：‘似何物？’驹父曰：‘不减树头霜柹。’
人每頳面而去。”霜柹，就是霜柿，把人家的好
文章比作放眼皆是、毫不稀奇的柿子，把人家
搞得面红耳赤，这位先生实在是有点恃才而
骄，说话不大会照顾别人的情绪。可话说回
来，也足见这秋霜可使柿子甜蜜如怡，令人齿
颊留甘。

霜降鸿声切，秋深客思迷。古来诗里的秋
景易落入悲秋之窠，独刘禹锡的那句“山明水
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来得明快豪放，
让人心胸顿觉舒朗。他知道正因为有了寒霜，
那些生命才如此绚烂。所以他才会“我言秋日
胜春朝”，才会“便引诗情到碧霄”。

而真正豪迈的，则非毛主席莫属。第一次
反围剿的时候，艰难的战争环境，他以“万木霜
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的豪情，唤起工农千
百万，同心干；而在橘子洲头，独立寒秋，他看到
的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万物都在
秋光中争着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伟人眼中的世
界，辽阔至天地万物。不得不说，一个人的胸怀境
界，决定了他对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以天下为
己任的伟人们，心中有江山，江山即人民。

风卷清云尽，空天万里霜。隔窗晒着温
煦的秋阳，体会那些不期而至的惊喜与温
暖，悦纳喜欢的和不喜欢的自己，感恩季节
所有的赐予，只要心怀期许，不曾辜负，所有
的时光，就都是最好的时光。

小时候家里来客人，凡遇坐下来一起
聊天的，父亲总会说声：“泡壶茶来。”

我仿佛是得了将令的小兵，迅速地从
里屋抱出一把白色的茶壶，满心欢喜地为
客人沏茶、倒茶。

不知为什么，我极喜欢这把茶壶。壶是
普通的样子，白底子上绘着红梅。即便以现
在的眼光看，也是一把质地上佳的好壶。

我最爱看它那透出青光的白底子上
的绛红色梅花。可能是看得入了迷，有时
我竟觉得这梅花与屋后花椒树上的花椒
一样。

壶把上总有根绳，将壶盖紧紧拴牢。即
便如此，每次我抢着沏茶时，母亲都会在一
旁再三叮嘱我要轻拿轻放。

因为喜欢，有时老师布置自由创作的
美术作业，我都是照着壶上的梅花描摹。甚
至在背诵《卜算子·咏梅》时，也于其中寻找
意境。

父亲最疼爱的小弟，话多到不着边际
时，父亲总会指着桌上的那把壶调侃道：

“你呀，就是掉了把的茶壶，只剩一张嘴了。”
我们听后，便都哈哈大笑起来。

人长大后，喜好、注意力都会悄悄发生
变化。结婚离家后，竟许久想不起那把壶，
但是家中买茶壶，几乎离不了白底子。

中秋回到母亲处，又见到了那把壶。只
是壶已不是原来的样子，壶嘴和壶口处有
了明显的磕碰，在茶碱的浸蚀下，壶显得极
其沧桑。壶盖或许是摔坏了，那个作为替代
物的蓝色塑料壶盖，也已快褪尽了颜色。

我迟疑了片刻，对母亲说：“这把壶已
经这模样了，用起来漏水，就扔了吧，我再
给你买把新的。”

母亲不假思索地回道：“这可不能扔，
这壶可是我和你爸结婚时买的。那时买了
许多东西，现在就剩这一个了，我摆在那
里，权当是个念想了。”

我又仔细端详着那把壶，仿佛又看到
了它从前的样子。

岁时记·霜降

投稿请发邮件至：czwbsw＠si⁃
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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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